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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翼女性美学视域下的审美政治化

与父权意识暗合的批判

———阐析桑塔格《迷惑人的法西斯主义》

李　岩１，王纯菲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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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作为文化研究范式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文

艺思想相勾连，衍生出“新左翼女性美学”。以桑塔 格《迷 惑 人 的 法 西 斯 主 义》为 蓝 本，挖 掘 新 左 翼

女性主义者如何从女性的独特视角 出 发，揭 示 和 批 判 法 西 斯 审 美 政 治 化 与 父 权 意 识 的 暗 合，指 出

法西斯强权美学的哲学根源实为父权 中 心 主 义 所 推 崇 的 同 一 哲 学。桑 塔 格“新 左 翼 女 性”美 学 在

审美与政治的碰撞中书写着新左派特有的文化品位和先锋美学思想，将政治、审美、性别意识纳入

后马克思主义框架加以考察，对后现 代 女 性 主 义 哲 学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新 的 思 路 和 方 向，对 开 阔 马 克

思主义当代视域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同时对警惕各种新式极权主义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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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阶级和经济地位不再

像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

封闭的系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事务，取
而代之的是具体化、微观化和差异化的身份政治，

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松动、瓦解的危

机。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图

亚特·霍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提出的文化批判取代了

传 统 的 革 命 实 践，拉 克 劳 （Ｌａｃｌａｕ）、墨 菲

（Ｍｏｕｆｆｅ）、齐泽克等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也转向后

现代思想范式，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

间的互文关系，希冀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以挖掘马

克思主义对当下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活力和当代

意义。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

后现代语境下的当代重构，它与后结构主义的反

形而上学及去中心化相互激发，互做修正、补充，
使马克思 主 义 与 后 现 代 主 义 的 沟 通 对 话 成 为 可

能，“马 克 思 主 义 重 获 阐 释 当 代 问 题 的 理 论 活

力”［１］。

作为一种新的不可避免的话语理论及思考范

式，后马克思主义把当下的复杂语境历史化、文化

化、事件化、政治化。在《后马克思主义对抗文化

研究：理论、政 治 与 干 预》（Ｐｏｓｔ－Ｍａｒｘ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一 书 中，作 者 保 罗 · 鲍 曼 （Ｐａｕｌ
Ｂｏｗｍａｎ）认为：“事实上，作为文化研究范式的后

马克思主义，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２］，即 文 化

研究的话语分析尤其归功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

论。后者致力于将实践转化为一种话语，强调权

力话语在社会活动中的现实力量，并在微观政治

学层面揭示霸权的运行机制，从而使全新的“话语

政治”替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在

此背景下，作为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分支，以苏

珊·桑塔格为代表的“新左翼女性美学”将政治、
审美、性别意识纳入后马克思主义框架加以考察，

对开阔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具有重要意义。

一、后女性主义视域下

的审美政治化

　　随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美学和政治的讨

论主导进程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和与日俱

增 的 批 评 家 呼 唤 ‘新 美 学 主 义 ’（ｎｅｗ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ｓｍ），甚 至 ‘新 形 式 主 义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这一关键回归之间的冲突”［３］。同时，

政治美学作为后现代“新美学主义”的一个分支，
其审美政 治 化（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范 畴 自 然

是新美学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政治化突出

美学中 的 政 治 意 识 或 政 治 功 能。不 同 的 审 美 视

角，对表现出来的“艺术”行为有着截然不同的评

价。对艺术的辨别美丑的能力（即鉴赏力）使人的

思想交流进入审美世界，成为真实，并把自身的强

烈情感释放出来，与在公共领域中行动和对行动

作出的反应能力相联系。例如，“二战”期间臭名

昭著的纳粹份子艾希曼经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
欣赏并盲从法西斯主义的强权美学，所以对自身

的“平庸的恶”引发的无人性的屠犹行为缺乏必要

的反思，而其惨无人道的行为在纳粹当局看来却

是“美的”，值得称道的。所以在美学家朱光潜先

生看来，这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丑”，是人类的“恶

之花”，也应纳入审美范畴。
审美政治化倾向于超越艺术的藩篱，从 而 使

审美活动充满政治性意味———突出主体在审美过

程中的政治性因素，如政治意识或政治功能等超

越美学、艺术、景观等貌似非功利质料，政治则成

了“罪魁祸首”。在当下，审美政治化实现的途径

很多，包括拥有稳定持久的艺术价值的艺术品、方
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具体化为大众传媒、各式的影

像制作等，而在后女性主义视域下审视艺术作品

中（包括文学作品）审美、政治与性别意识之间的

关系即为实现审美政治化的途径之一。

在后现代语境下，作为一种新发展样态，后现

代女性主义文艺思想成为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当下性、多元性、颠覆性。它既是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又扎

根于全球化视域的后现代社会。其理论资源为后

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符合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

点，即对现 存 的 正 式 语 言 规 范（ｍａｓｔｅｒ　ｃｏｄｅ）、惯

例、机构和权威去经典化。可以说，“在解构理性、
知识、主体及社会统治形式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女

性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４］。同时，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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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理论与相对缺乏的女性主义

哲学美学（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理论

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恰恰由于传统的女性主义美

学在女性主义自身内部再现了审美和政治之间的

一贯分离，女性主义政治美学重新开启了备受争

议的具有后现代性的美学和政治的方法论问题。
女性主义政治美学恰恰在女性主义内部展现了性

别意识、审美和政治之间的融通，成为后现代女性

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鼻祖即为美籍

德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主要体现在其“创
生”（ｎａｔａｌｉｔｙ）革 命 观，在 公 共 领 域、行 动、复 多 性

等方面寻求正义与平等，使看似无性别差异的、面
向大众的政治问题与审美因子相勾连，并在后现

代女性主义视域下得到审视和批判。

二、桑塔格对法西斯审美政治化

与父权意识暗合的批判

　　苏珊·桑塔格与阿伦特同为美国女性犹太知

识分子，有着共同的左翼情结。作为前辈的阿伦

特与本雅明、加缪、奥登、布莱希特等左翼知识分

子长期交往，其丈夫布吕歇尔更是出身于工人阶

级的“左翼人士”；桑塔格则是美国新左翼女性主

义美学的代表，其反法西斯美学思想及反西方理

性主义传统的“反对阐释”等先锋思想使她与波伏

瓦、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

子”［５］。她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介入公众 问 题

的讨论，秉持着社会使命观和反强制理念，为整个

社会发言和行动，而最有效的行动方式即反思和

批判。
桑塔格的思想里涵盖了后现代的因 素，正 如

徐贲所言：“关注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同时努力

超越现有意识形态的限制，坚持普遍的政治道德

价值，同时对批判者自身的道德限制保持清醒，这
种现代批判可以说已经包含了后现代的因素”［６］。
作为 后 起 之 秀，桑 塔 格 以 女 性 的 独 特 视 角，在 文

学、政治、美学中彰显着女性特有的主体意识，无

论是在文学评论、政治评论，还是艺术评论上，尤

其是反法西斯美学方面，她都沿着阿伦特所开拓

的道路继续前行，在政治美学对社会的干预、批判

功能及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寻求独特的艺术表现

方面无不受到阿伦特的影响。
在“后理论”时代，“左翼思想的现代性批判以

一种变体的形式继续得以存在，由此滋生出后现

代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诞生”［１］。不 同

于秉持红色女权主义理论的旧左翼女性主义将性

别、种族和阶级斗争作为审视妇女解放运动的标

准，以桑塔格为代表的新左翼女性主义者从激进

政治转向学术政治，在审美与政治的碰撞中书写

着新左派特有的文化品位和先锋美学思想。桑塔

格作为美国乃至全世界著名的女性知识分子和女

权主义者，凭借其正义感和道德良知成为一名真

正的公 共 知 识 分 子 而 被 尊 称 为“美 国 公 众 的 良

心”。她的新左翼风格的特立独行和先锋意义表

现在批判性的人道主义及始终如一地抗议全球范

围内的各种形式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以及用实

际行动声援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著名

作家或诗人等持不同政见者。“事实上，桑塔格的

政治思想从始至终都以美学自治为核心，她把文

艺问题等同于道德和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理解

可能更为客观。”［７］

在《迷惑人的法西斯主义》中，桑塔格对于法

西斯强权美学这朵“恶之花”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

击。１９７５年２月６日，她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

此文，并于次年收入比尔·尼柯尔斯所编的《电影

与方法》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政治批评方法》。从

文章标题即可看出，法西斯主义有强烈的“迷人之

处”，其伪装性隐瞒了自身邪恶的阴暗面，使广大

德意志民众对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极权统治无限

地盲目崇拜和奉为神灵。这其中就包括桑塔格在

文中强烈谴责的、终其一生为自己开脱的莱妮·
里芬斯塔尔（Ｌｅｎｉ　Ｒｉｅｆｅｎｓｔａｈｌ）———一位“二战”期
间拍摄歌颂法西斯主义宣传纪录片《意志的胜利》
和《奥林匹亚》的美女导演。里芬斯塔尔始终不承

认自己与纳粹德国政府有实质性的瓜葛，而是把

自己粉饰为一个不想摒弃“美丽”艺术的个人主义

艺术家。
问题随之产生：“美”是独立于政治宣传之外

的，还是与法西斯强权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美”为什么会与法西斯联系

在一起？依据阿伦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的

观点，审美与政治是相融共通的，将美学引入政

治生活，从而实现政治审美化。德国法西斯为维

护自己的统治也将美学与政治巧妙联姻（当然，法
西斯“政治”的概念指向极权政治，这迥异于阿伦

特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充分利用广告宣传和意

识形态系统，大肆创造和利用许多迷惑人且有力

度的电影媒体形式，把纳粹的邪恶意志以某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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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而降的神秘形式瞬间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之中，
使观众像被动的木偶在顷刻之间被扑面而来的恢

宏之美所折服，犹如自己参与了一项“伟大”的事

业，单调的人生瞬间变得自由而又有意义。以宣

传片《意志的胜利》为例，导演里芬斯塔尔充分利

用强烈的灯光、浓厚的色彩让影片富于秩序感与

层次感；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瓦格纳的史诗音

乐，军人笔挺、做工精致的军服，整齐划一的行进

步伐，排山倒海的群众欢呼声所有这一切都透出

极具杀伤力的美感，让纳粹的纽伦堡帝国代表大

会显得庄重而神圣。总之，即使这是一部黑白纪

录片，观众也能始终感觉到强大的感官冲击力和

震撼力而变得激动不已。
然而，桑塔格认为里芬斯塔尔所呈现 出 来 的

这种美学绝不是纯粹的、无政治意图的唯美主义，
而是被法西斯绑架了的强权美学：统治者将政治

意图巧妙地消融在艺术的辞令和手法中，让法西

斯美学控制人的情感，诱导人们将被编造的虚幻

美景当成历史的真实，最终达到其邪恶的控制世

界的政治意图。里芬斯塔尔曾狡辩说自己醉心于

“美丽的、强壮的、健康的、充满生气的东西”，因为

它们代表了和谐美，而其影片恰好“真实”地反映

了这种美，并进一步举出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苏

丹拍摄的精美画册《最后的努巴人》作为恢复自身

名誉的最后一个步骤。然而，在桑塔格看来，这部

没有一 个 场 面 不 是 事 先 排 演 好 的“纪 录 片”，其

“‘真实’是依影像的要求而被构筑出来的”［８］。同

时，如果仔细地察看一下《最后的努巴人》照片，就
会发现其对濒临灭绝的努巴人的身体美和神秘力

量的展示及对勇气的膜拜仍与纳粹的强权政治意

识一脉相承，里芬斯塔尔也因此被桑塔格称为“是
唯一一 个 完 全 与 纳 粹 时 代 融 为 一 体 的 重 要 艺 术

家”［８］。
这种以“艺术”的名义实行的意识形态统治充

分利用了“美”更利于意识形态的存在和表述，更

易于让人接受而悄声无息地让人丧失良知，从而

将“美”本身与道德至善割裂开来。至于如何对待

里芬斯塔尔的“美学”作品，桑塔格则反讽道：“人

们的窍门是滤掉她影片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毒素，
只留下它们有‘美 学’价 值 的 东 西”［８］。因 为 桑 塔

格心里非常清楚：里芬斯塔尔的艺术作品里有“为
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存在吗？政治与美学能截

然分开而各自固守自己的阵地吗？

作为新左翼女性主义美学的先锋人 物，桑 塔

格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在反法斯西美学中显示出

女性特有的主体意识。在她看来，法西斯艺术充

斥着理想化的色欲和富有神秘的乌托邦式美学色

彩。无论是《奥林匹亚》还是《最后的努巴人》都流

露出十全十美的男性身体那不张扬而又充满色欲

的性感，意在转换为领袖的精神吸引力，而人民通

常作为“女性”存在被表述。德国将要有一次精神

的再生，使男人在英勇地“为国”战斗中释放自己

的受压抑的勇气与性冲动，投入到德国总体此在

的变革中，使个人的一种性冲动转化为对群体有

益的“精神的力量”，从而受到包括里芬斯塔尔这

样崇尚唯美的女人的钦佩。再一次，在里芬斯塔

尔的作品里，桑塔格看到了法西斯强权美学的特

征：暴力性、宏大性与非我性。暴力性主要体现在

色彩和符号、声效以极大的密度呈现，从而对耳目

等感官造成的超强冲击；宏大性体现在规模浩大

的仪式和场面让观众瞬间忘记自我，迷醉于所谓

的“集体”之中；非我性则体现在个人失去自我主

体性，献祭于某个伟大的领袖或理念，军人退化为

战争的道具、木偶，渴望自杀献祭而无内省性。
里芬斯塔尔所传达出的这三种法西斯美学特

征，其哲学根源是父权中心主义所推崇的同一哲

学，暴露了父权制的思维模式“为直线性，体现在

男 性 单 一 的 极 强 的 目 的 性、崇 尚 科 学 的 工 具 理

性”［９］。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将“他 者”
引入哲学，试图将他者整合为同一。这较早并较

为 集 中 地 出 现 在 柏 拉 图 的 《巴 门 尼 德 篇》
（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在此篇中，柏拉图写道：“因为它

们是一以外的其他事物，所以它们不是一；如果它

们是一，它们就不会是异于一的事物。然而这些

其他事物并非完全缺乏一，而是以某种方式分有

一。因为一以外的其他事物是拥有部分的他者；
如果它们没有部分，它们就绝对是一。我们说过，
所谓部分是某个整体的部分，一个整体必定是由

多组 成 的 一，而 这 些 部 分 就 是 这 个 整 体 的 部

分”［１０］。在同一哲学那里，一是异于他者的同一，
是绝对的一，是永恒的自我，是带有神性的存在，
是神的漫游的压缩，含着存在的神圣运动的意思，
反之，他者就成为巴门尼德所称的非存在。可见，
“论 证 存 在 的 同 一 完 全 是 一 种 ‘自 我 学’
（ｅｇｏｌｏｇｙ），一种专制的暴力哲学，从柏拉图的‘理

念论’直至海德格尔的存在及其在二战期间的不

光彩政治表 现”［１１］，无 不 表 明 法 西 斯 强 权 美 学 实

为鼓吹同一性本体论的极权统治的暴力美学。这

８０１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０卷



种美学对他者实施控制与征服，而自我与他者的

交流只限于“同一”（法西斯）内部。这无疑增添了

本体论的同一性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压抑、整合和

排斥了作为“他者”的他者，对犹太人等非德意志

民族实施种族性灭绝大屠杀。可以说，里芬斯塔

尔的唯美主义是典型的崇尚“有男性气概的”日耳

曼民族的精英主义，“按照法西斯式的‘高贵的野

蛮人’的旧观念，其特点是蔑视一切反思性的、批

判性的和多元论的东西”［８］。她从狭隘的性 别 视

角出发，将种族、阶级、宗教等差异性因素排除在

外，甘愿被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所同化，丢掉女性主

体身份意识而积极充当法西斯强权政治的帮凶，
这是桑塔格在《迷惑人的法西斯主义》中所集中批

判和揭露的审美政治化与父权意识的暗中勾结，
同时 较 好 地 彰 显 了 桑 塔 格“新 左 翼 女 性 美 学”
思想。

三、桑塔格新左翼女性美学对

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

　　在当代后冷战时期重大政治的争论背景中，
新一轮的国际体系调整尚未确定，人们能否成功

地抵御当今各种借尸还魂的纳粹主义变体，显得

尤为重要。所以桑塔格认为“左翼必须要面对这

样一个现实，即他们过去为反法西斯主义所开具

的解毒剂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７］。桑塔格 意 识

到在后奥斯维辛特别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世 界

面临一个新的挑战，邪恶摧毁人们对世界的信心，
于是“肤浅的个体”易于在自身的利益、安全等“舒
适”和“便利”的需求驱使下被蛊惑性的政权控制

操纵。他们无根、无责任感、缺乏稳固身 份，更 没

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对公共生活持敌对态度，反应

冷漠。这里反映出的“孤独”是阿伦特所说的极权

主义统治的产物，“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

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

望的一种”［１２］。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左翼文学到世纪末的后

现代文学的转变过程中，以艺术激进为特征的审

美革命和 以 政 治 激 进 为 特 征 的 政 治 革 命 同 构 呼

应，彼此渗透，同时也存在着冲突，关系很是微妙。
作为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桑塔格

高举“反对阐释”的大旗，典型地体现了新左派所

特有的文化品位，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叙事风格

和政治激进主义契合为一体，从严肃意义上展开

对文化、艺术和民主问题的探讨。在她看来：“整

个的民主和文化问题真的是个很难的问题。但是

我觉得一个人必须做好准备，做出强硬的回答，严
肃意义上的文化，或严肃意义上的艺术，或严肃意

义上的意识规划，不是由民主标准来判断的，虽然

获得它们的机会不应该受阶级、出生、种族、性别

或任何这些因素的限制。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力

邀愿意做这件事而且接受他们自己生活和意识中

的差 异 的 人 参 加；这 些 忠 心 将 意 味 着 这 一

差异。”［１３］

从女性视角来看，差异问题不仅困扰 了 女 性

主义数十年，也是“作为一种背景用来反对任何可

能被倡导的经验或理论上的普遍主义”［１４］。桑塔

格从身份视角出发重新阐释后女性主义，将之同

艺术领域的坎普革命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在审美

领域内将先锋美学思想当作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

平庸，从而反映时代先锋意识的特殊艺术旨趣，也
是在政治领域对抗性别伦理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

的有力武器，打破男性审美凝视的专制。桑塔格

无愧于“文艺界的政治家”称号，让“坎普”（Ｃａｍｐ）
艺术论成 为 既 反 映 社 会 又 对 抗 社 会 的“异 托 邦”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ａｓ），也 严 肃 地 履 行 了“我 坚 定 地 认 同

我自己的女权主义者的身份”［１５］的诺言。
从新左翼主义的视角来看，东欧新马 克 思 主

义布 达 佩 斯 学 派 的 主 要 成 员，米 哈 伊·瓦 伊 达

（Ｍｉｈａｌｙ　Ｖａｊｄａ）在《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Ｆａｓｃｉｓｍ　ａｓ　ａ　Ｍａ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６］中 指 出：对 法

西斯主义运动起主体性作用的是社会地位发生下

移的中产阶级“破落”分子和手工业者，他们沦为

小资产 阶 级。马 克 思 曾 经 把 小 资 产 阶 级 定 义 为

“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

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

一阶级的 成 员 经 常 被 竞 争 抛 到 无 产 阶 级 队 伍 里

去”［１７］。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持相似看

法，认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痛恨以犹太人为主的银

行家的剥削，同时为了弥补“一战”之后由于德国

战败向战胜国赔偿而损失的经济利益，转而希望

借助纳粹势力上台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这些

民众（阿伦特称之为暴民）与社会精英形成短暂同

盟，纳粹趁机将这种“命运共同体”作为其宣传政

治理念的基础，使民众在此显示奇特的无私，似乎

只作为一个数字或小齿轮，默默地执行在社会中

的预定功能。
桑塔格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准确地捕捉到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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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反动的纳粹艺术却出乎意料地赢得了当代

不少观众的心。诸如纳粹的制服、皮靴、手套和一

些闪亮的物件在年轻人中尤为流行，它们暗示了

组织、命令、健壮、暴力、权威等纳粹主义意象。纳

粹艺术对见识多广的观众来说在于“人们渴望恢

复 过 去 的 一 切 风 格，特 别 是 那 些 受 到 贬 斥 的 东

西”［８］。究其原因，这是处于“单子”孤独状态中的

人们盲目尊崇勇气，弃绝理智，渴望再次回归到某

种团体中的极端的反理性、反文化与非价值化的

心态，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英国、澳大利亚等一些

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狂热地加入中东“伊斯兰国”
（ＩＳ）的圣战，这种新形态的极端主义势力也构成

了当下对全人类的“普遍性威胁”。
作为新左翼文艺阵营的代表人物，桑 塔 格 以

纯文字书写影 像，揭 开“关 于 他 人 的 痛 苦”。但 桑

塔格对阿伦 特 推 崇 的 康 德“共 通 感”理 念 持 有 异

议，认为由于“个人经验、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等存

在的差异”，“面 对 一 宗 真 实 恐 怖 事 故 的 大 特 写”
时，个人“便始终处于一旁观者的位置”，因为“如

旁人没有能力舒缓这痛苦”，“不论是否刻意如此，
都只是窥淫狂罢了”［１８］。据 此 桑 塔 格 认 为，同 情

共感推演出的“想像”他人的感受其实有很大的局

限性，其关键由于人的差异性使然。即使是战争，
桑塔格也认为有性别之分，她借伍尔夫之口表达

了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是男人的游戏———杀人机

器是有性别的，它属 于 男 性”［１９］。桑 塔 格 期 待 唤

起人们麻木不仁的灵魂，对恐怖主义的历史演变

和文 化 表 征 有 清 醒 的 认 识，警 惕 新 型 的 极 权

主义。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迷惑人的法西斯主义》中，通过

审视、批判莱妮·里芬斯塔尔，桑塔格不仅是单纯

地批判法西斯强权美学，而是作为后女性主义的

代表人物，从女性意识出发，在文中揭示和批判了

法西斯审美政治化与父权意识的暗合，借以表达

自己的“新左翼女性主义”美学思想，这对后现代

女性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使

之具有别样的性政治和审美之维。可以说，桑塔

格终其一生，积极介入社会，凭借鲜明的女性主义

兼新左翼政治立场，在艺术、美学、政治领域始终

为非主流的、非同一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各阶层、
各地域的弱势群体呐喊，抗议新式极权主义，从多

种声音或多个视角来展示其新左翼女性主义的美

学思想。这是艺术的书写，亦是政治的书写，是阿

伦特政治美学及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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